教 案 
陈奂生上城

教学目标

1、 了解我国的那段特殊的历史背景“十一届三中全会”。

2、 认识高晓声的“陈奂生系列”

3、 分析陈奂生的典型形象。


重点难点

1、 作者的写作手法与鲁迅相似，这是教学的重点。

2、 陈奂生与阿Q既相似又有本质上的不同，这是小说分析的难点。


教学过程


一、作家及背景


50年代初期，陆文夫、高晓声以虎虎生气登上文坛。


高晓声，1928年生于江苏武进县。从小受到家庭的熏陶，培养了文学的兴趣。解放初开始文学创作，1954年发表第一个短篇小说《解约》，后被划为“右派”，下放到原籍农村。直到1979年冤案平反，才重返文坛。小说《李顺大造屋》《陈奂生上城》分获1979、1980年全国优秀短篇小说奖。


拨乱反正开始以后，当一些作家在十年动乱的“伤痕”中哀痛不已时，高晓声就站在历史的高度，把日农民的遭遇和祖国的命运联系在一起进行深刻反思，，以自己的作品推进当代文学的现实主义的深化。化的小说真实地反映了解放三十见年来农民的生活，挖掘到经济历史民族性格心理的深层，揭示出农民辛酸命运的深刻根源，形象地显示了左倾错误给人民，给社会主义事业造成的灾难。更为深刻的是，作家进而发现并揭发了左倾错误封建残余得以蔓延的温床——民族弱点。正是在这一点上，高晓声接通了鲁迅控讨“国民性”问题的源头，塑造了李顺大、陈奂生等具有典型意义的农民形象。


系列小说《“漏斗”户主》《陈奂生上城》《陈奂生转业》《陈奂生包产》里塑造的陈奂生，具有更大的普遍意义。他善良、正直、勤劳、憨厚，“干起活来，象青鱼一样，尾巴一扇，向前直穿，连碰破头都不管”。正是千千万万个陈奂生，以辛勤的劳作养育着国家民族，他们事实上是我国农村乃至民族的中坚。但是，陈奂生并不懂得这一点，长期“漏斗户”这个经济上的弱者的地位决定了他在思想政治上也是个弱者。除了他和李顺大有一脉相通的惰性外，“祖传”的“精神胜利法”的某些东西也从陈奂生的性格深层凸现出来。他的名言是：“只要不是欺他一个人的事，就不算是欺他”。更为可悲的是，在经济地位有所改善以后，他性格中那种自欺，自我安慰的因素并未随着过去的时代一起逝去，而是在更高的需要未能满足时，向自我陶醉、自我麻醉演进。作者对他用五元钱买了个“便宜贷”，得到了精神满足的细致描写，令人忍俊不禁，继而引起深思。作者无意写出阿Q第二，陈奂生的经济政治地位以及朝代给他带来的变化都是陈Q年不能比拟的。但是，高晓声确实继承了鲁迅的传统，看到了国民性远非完美，陈奂生们“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在“他的性格里，多少留有阿Q精神的跗因子”。陈奂生们的悲剧在于“他们生在做主人的时代，却不是当主人的材料”。令人欣慰的是，在农村普遍实行多种形式的生产责任制之后，经过反复的思想斗争，陈奂生是一个不多见的成功典型。“陈奂生性格”已经成为历史和国民性格中的美德与弱点的一面镜子，同阿Q一样将愈来愈显示出普遍的意义。


二、小说情节结构的分析


小说分为四个部分


第一部分：为什么上城


这部分简要介绍了陈奂生的情况，改革开放以后，物质生活充实了，但精神生活却是空虚的。


第二部分：生意得意，可惜生了病


无巧不成书，他这一病就有了后面的“奇遇”


第三部分：奇遇记


陈奂生那落后的生活方式与城里的先进文明的生活方式产生了种种的冲突，但就是这种种冲突成了他日后的向村民炫耀的资本。


三、小说人物形象的分析


结合课后练习，对陈奂生的形象进行分析

1、 陈奂生在物质生活改善以后，对精神生活也有所追求，但这种生活又带着小农经济的烙印。

2、 陈奂生住招待所花了五元高价，内心感受十分复杂，这既说明农民勤俭的本质，又说明他们的狭隘，为个人生活患得患失和封建等级观念。

3、 陈奂生身上既有进取心又有落后的一面。


[资料]

《陈奂生上城》写的是陈奂生上城卖油绳的一次“奇遇”。曾经由缺粮的困顿而陷入精神麻木的陈奂生，在三中全会以后甩掉了“漏斗户主”的帽子，“肚里吃得饱，身上穿得新”，便渴望得到人们的重视，萌发了精神生活的要求。高晓声诙谐地渲染了陈奂生这种急切想“神气”一番的心理；进而精心设计了陈奂生意外生病受到县委书记吴楚的关心，却又因此损失了卖油绳所赚的五元钱，陷入了物质的负累，获得了一次从未有过的精神满足。从此，木讷的陈奂生在人们眼里“身份显著提高了”，空前地神气起来。

我们在作者高诮幽默的叙述中，看到了这一奇迹实现的整个喜剧性心理过程，难免忍俊不禁。我们为陈奂生已经改善了的境况感到轻快；同时于轻快之后又赘上了一份沉重，一份为陈奂生们“还没有从因袭的重负中解脱出来”的沉重。高晓声以写实的深刻笔触，通过陈奂生命运的变化，提示出经济生活的改善带来了农民人的尊严的复苏，强化了这一典型所体现的当代特征；然而陈奂生性格心理的冲突和精神气质的表现，却也将我们的思绪引向更为久远的历史深处，那儿飘移着无法不让人沉重的封建蒙昧的阴影。表面看，陈奂生已结束了自己悲剧的历史，有吃有穿，“无忧无虑”地“满意透了”，时代的变化又使他打破了精神世界的平衡，由困顿麻木一变而得意神气；然而，陈奂生却难以发现自身那种劳动者的朴实忠厚与小生产者的狭隘心理、奴性习气是怎么联成一体，从而构成一种新的个性悲剧。那种阿Q式的自欺欺人和自我陶醉恰恰在一个怪圈式的循环中制就了另一种精神的麻木与困顿略有改善的经济地位并没有导发陈奂生真正的精神解放；相反，在理应成为主人翁的时代，陈奂生还没有找到自己主人翁的位置。

高晓声对农民的弱点及其危害性是很警觉的，他没有把外在的政治、经济因素作为决定农民命运唯一因素加以考察，而是把外在因素与农民的内在精神联系在一起进行分析，由外在的命运冲突，进入到内心的矛盾冲突，塑造了陈奂生这样一个不可多得的农民典型，从中我们不难看到作家对整个民族性格的自我批判和深刻反思。

